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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新豪

我娘做的土豆丝

推开老屋的门，阳光斜斜地切进来，正好落在
她的身上。俺娘缩在一张旧藤椅里，身上盖着一
条半旧的碎花薄被，像一片秋末的叶子，轻飘飘地
搁在那儿。

听见动静，她慢慢转过头，脸上那千沟万壑的
皱纹，在光里愈发深邃了。她没起身，只是嘴角向
上扯了扯，声音哑哑的：“又跑回来做啥？路远。”
我哽着喉咙，半天只挤出一句：“看看你。”屋子里
弥漫着老年人特有的、混着草药与时光的气味，还
有一丝极淡的、我魂牵梦萦了几十年的焦香。

我的魂，是被一盘“土豆丝”勾住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到乡里念初中。

学校日子清苦，一周的吃食，全在那个沉甸甸的
“馍篮子”里。每到周六下午，脚步总是最轻快的，
仿佛那十来里土路一步就能跨完。进了家门，扔
下篮子，俺娘便会上前，用那双结着厚茧、裂着口
子的手，拍拍我肩上的尘土，眼里是化不开的心
疼：“回来了，想吃啥？娘给你做。”

“土豆丝！”我脱口而出。我在学校见过，有家
境好的同学，用粮票从食堂大师傅那里换得一小
碟，油光光，亮晶晶，几根红辣椒丝点缀着，那股子
直冲脑门的酸辣香气，能让周围一圈正在啃冷馍
的喉咙齐齐滚动一下。那是少年贫瘠岁月里，关
于“好日子”最具体、最诱人的想象。

俺娘听了，从不迟疑。她“哎”地应一声，便
转身钻进那间被烟熏得黑黢黢的厨屋。不一会
儿，锅铲与铁锅的碰撞声伴着滋啦的油响，热热
闹闹地传出来。那声音，于我便是世间最美的乐
音。等到一盘热气腾腾的“土豆丝”端上那张褪
了漆的八仙桌时，我所有的等待都值了。丝切得
细细的，炒得脆生生的，白亮亮地堆着，醋酸味裹
着油香，直往鼻孔里钻。我抓起一个冷馒头，狠
狠咬一口，再夹上一大筷子“土豆丝”塞进嘴里，
脆、酸、微辣，混合着麦子的甜，一股滚烫的、踏实
的幸福感，瞬间从舌尖蔓延到四肢百骸，一周的

疲乏与寡淡便被这盘朴素至极的菜，熨帖得平平
整整。往后的每个周末，这便成了雷打不动的仪
式。俺娘也从不厌烦，仿佛看着我狼吞虎咽便是
她最大的满足。

后来，我去了遥远的地方当兵。新兵连伙食
不算差，土豆丝是常有的菜。可第一次吃到时，我
便愣住了。那味道不对，口感是面的，少了那份爽
脆，香气也单薄，全然不是记忆里浓墨重彩的味
道。我悄悄对旁边的战友嘀咕：“这怕不是土豆丝
吧？我常吃的，不是这个味儿。”战友像看怪物一
样看我，笑了：“你没吃过土豆丝吗？”我急了，脸涨
得通红，固执地争辩：“我怎么没吃过？我吃了好
多年！”那时年纪轻，为了捍卫记忆里那盘菜的“正
统”味道，竟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

几年后的一个探亲假。坐在老屋的院子里，
不知怎的，又想起这桩公案，便当笑话讲给俺娘
听。午后的阳光暖融融的，她听着，脸上的皱纹慢
慢舒展开，像被风吹皱的湖水恢复了平静，眼里漾
起一点狡黠而温柔的光。她笑了，声音轻轻的：

“傻孩儿，咱这儿黄土地，哪产土豆啊？那年月，想
吃一口土豆，得拿好几斤细粮去换，咱家哪有那余
粮？”她顿了顿，看着完全愣住的我，“你那时非要
吃，没法子，我就把红薯切成细丝，用水淘去些甜
味，学着人家炒土豆丝的样子，多放醋，放点自家
种的青辣椒，给你炒了……没想到，你这馋猫，一

吃就喜欢上了，还认准了那是土豆丝。”
我像是被什么东西突然击中了心口，怔在那

里。半晌，一股温热的酸楚，从心底最深处，毫无
预兆地翻涌上来，冲得我鼻腔发涩，眼睛瞬间就模
糊了。原来，我整个少年时代念念不忘、与战友据
理力争的那盘神圣的“土豆丝”，竟是一盘冒名顶
替的红薯丝！我记忆中那无比真切的脆、白、亮，
不过是母亲用一双巧手、一片苦心为我编织的、关
于“体面”与“满足”的幻觉。我吃了整整几年的

“谎言”，却吃得那样理直气壮，那样幸福满溢。俺
娘就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从不说破。她用一个最
朴素、最无奈的“假冒”，艰难地托起了一个少年敏
感而脆弱的自尊，也堵住了生活那狰狞的、欲要吞
噬孩童梦想的巨口。这爱，何其笨拙，又何其沉
重！它无声无息，却像这老屋墙角渗下的雨水，经
年累月，早已把我的心壁，浸润得酥软一片。

俺娘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但她懂
得这片土地上最深的道理。我读小学时贪玩，有
次逃了学跟人去河里摸鱼，被她知道了。她没像
别的家长那样打骂，只是晚上在油灯下，一边补着
我的裤子，一边慢慢地说：“儿啊，这人活着，就像
走路。娘没本事，不能给你铺个金光大道。可你
得记着，脚要踩在实地上，一步一个脚印。甭管走
到哪儿，是沟是坎，踩实了，心里才不慌。千万不
要‘走一路，败一路’，让人戳脊梁骨，说那谁家的

孩子，根儿不正。”油灯的光晕昏黄，将她低垂的侧
影投在土墙上，放得很大，很稳。那话语，也像种
子，随着光影，沉甸甸地落进了我心里。往后的年
月，无论是在风雪里站岗，还是在生活的泥泞中跋
涉，每当我觉得脚下发虚、心生妄念时，耳边总会
响起那句话，眼前总会浮现那油灯下巨大而安稳
的影子。这或许就是一个母亲，能给予孩子最珍
贵、也最永恒的“文化”了。

阳光在她脸上缓缓移动，从额头移到干瘪的
嘴唇。她忽然动了动，想换个姿势，却“嘶”地吸了
口凉气，眉头紧紧锁住。前阵子腰疼刚住了院，没
好利索就急着回来，说是“费钱”。前几天天一冷，
收拾屋子时又跌了一跤，这腰，便成了她身上最不
听使唤、也最沉默的“叛徒”了。

“娘，还是去县里再瞧瞧吧。”我蹲下身，声音
发涩。

她摆摆手，眼睛望着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老
树，目光有些空茫：“不去，不去。老毛病，养养就
好。你哥他们每天都来，你路远，甭老惦记。”她总
是这样，把所有的艰难都轻描淡写成一缕可以忽
略的烟；又把所有的牵挂，都变成对儿女“麻烦”的
担忧。

我再也说不出话，只将脸轻轻贴在她盖着薄
被的枯瘦的膝盖上。那棉布粗糙的质感，混合着
阳光的暖意，贴着我冰凉的脸颊。我闭上眼，仿佛
又看见了那个黑黝黝的厨屋里，系着围裙的娘，正
麻利地挥动着锅铲。锅里翻炒的，不是土豆，不是
红薯，是她从岁月贫瘠的土壤里，能挖掘出的最饱
满、最晶莹的爱意。那爱，被生活的醋浸得酸楚，
却被她的心火炒得脆亮，供养了我一生的肝胆。

泪水终于无声地滚落，渗进粗糙的棉布里。
我知道，我此生或许再也吃不到那样的“土豆丝”
了。因为那独一无二的味道，不在盘子里，而在那
个弯腰为我编织了整个温暖童年的、白发驼背的
娘，那永不熄灭的、灶火一般的心跳里。

二宝已经5岁了，是二胎政策放开
后降临的小幸运。他出生时我已年过不
惑，在我们这儿，年过四十才添的孩子有
个极形象的叫法——“秋葫芦”，饱满、金
贵，还带着点儿晚来的惊喜，二宝妥妥就
是这样一枚沉甸甸的“秋葫芦”。

二宝生来就是个调皮鬼。满岁之
前，他爱哭爱闹，嗓门亮得像揣了个小铜
铃。周岁之后，他开始嗯嗯呀呀地挥舞
小胳膊小腿，别的孩子吃饱了就安安静
静地睡觉，他可不行，中午奶足饭饱，不
仅不睡，还要哇哇大哭，仿佛在宣告：“我
要出去！”为了不打扰正在读高中的老大
休息，我就抱着他到楼下转悠，直到他趴
在肩头打盹。时至今日，楼下的邻居们
见到二宝还会笑着说：“你爸抱着哄才几
天啊，都长这么大了！”

他周岁后，我抱着他转到前面楼
院，两个花白头发的老奶奶坐在树影下
乘凉聊天，看到我抱着孩子，热络地问：

“这娃娃多大了？虎头虎脑的真可爱！”
听我说孩子才一岁过点，老奶奶打

量了我一下，笑着说：“你这个爷爷看起
来还挺年轻的。”我本想解释一下，又不
知从何说起，便笑着应道：“是吗？”回家
后，我把这事说给老婆，她笑得直不起腰
来，说：“没想到生个娃，你竟然跟着‘升
级’当爷爷了！”从那以后，每当有人问
我：“这是谁？”我就故意笑着回答：“这是
我孙子。”

说实话，生老大的时候，我们两口
子都还年轻，对孩子的照顾和教育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少了些细致和耐心。后
来聊起老大的成长，我总打趣说：“那时
候年轻不懂事，哪懂舐犊之情？”印象里，
每天总是骑着自行车匆匆接送他上学、
放学，玩具也没怎么精心挑选过。

而二宝就不一样了，刚开始是给他
买，后来他又哭又闹，最终拗不过他，只
好按他的要求买。他最爱玩汽车，家里
到处都是他的玩具车，你前脚刚刚收拾
好，他后脚就给你弄得满地都是，还叉着
小腰，理直气壮地宣告：“这是我的玩具
车，不许乱动！”有时被他闹得没辙，凶他
两句，他就抿着小嘴，泪珠在眼眶里打
转，小声嘟囔：“不能欺负我……”那模
样，真是让人又气又笑，满心的火气瞬间
烟消云散。

每天下班回家敲门，是我一天中最
期待的时刻。小家伙的耳朵灵得很，隔
着门都能听出我的敲门声，一边跑来开
门一边大喊：“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
啦！”开门的瞬间，总能看见他仰着小脸，
眼睛亮晶晶的，小胳膊伸得老长，等着我
抱。那可爱机灵的模样，总让我不由自
主地想起丰子恺先生笔下“詹詹的车”。
这一刻，无论多苦多累，心情一下子变得
如同春阳普照，温暖而明亮。

现在的“卷”，从娃娃就开始了，四
五岁的孩子，口才班、舞蹈班、跆拳道
班……有的孩子甚至一天要上三四个
班。我不希望小家伙过早失去童年，不
强求、不攀比，基本随性。他爱玩沙土，
我就带他到野外玩土。一到野外小家伙
就开始撒野，刚开始用小铲子挖，不一会
儿就直接上手了，一会儿堆一座歪歪扭
扭的土山，一会儿向远处扔土块，遇到水
就更乐活了，和泥巴，捏泥娃……一会儿
自己也成了小泥猴，还高兴得手舞足蹈，
天黑了都不想回家，一个劲儿地说：“爸
爸，我还没玩好呢！”回到家，老婆一看这
情景就吼道：“看你成啥样了？”我就赶紧
打圆场：“没事没事，洗刷干净就好了。”

小家伙有点胆小。在家里是个话
痨，听到的、看到的、小脑袋里突然冒出
来的，总是唠叨个没完。可是一到外面
遇到生人，就忽然闭口，我觉得他不够大
方，有时就不满地瞪他几眼，他立马说：

“爸，我下次见人打招呼，你给我买好吃
的好不好？”我又忍不住笑了。下次见人
他还是那样，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个性，若都一个样反倒无趣。

小家伙有他的狡黠。每次带他出
去玩，他想吃好吃的从不直说，而是绕着
弯儿跟我说：“爸爸，我闻到了好吃的味
儿。”我就故意逗他：“我怎么没闻到啊？”
他就牵着我的手，来到食摊前得意地说：

“你看我的鼻子灵不灵？”这时，你还能怎
么办呢？

小家伙睡前喜欢听故事。我们要
求他每晚9点钟上床睡觉，可经常睡觉
的闹铃响了，他还玩得没有一点睡意。
我们就说：“今天的故事讲不讲了？”他立
马将食指竖在鼻子前，认真地说道：“老
师说了，每天睡前爸妈要讲一个故事。”
讲完一个，他照例会伸出两根手指头，央
求道：“再讲一个嘛，就一个好不好？”那
软软的语气，让人根本无法拒绝。

有时候恰逢有事，看他任性胡闹，
就吼他一顿，泪珠还挂在小脸上，就又一
口一个爸一口一个妈地和你套近乎，转
念一想，毕竟他才是个5岁的孩子啊，总
会心生愧疚。

闲了和老婆聊天，常常说：“如果没
有二宝，我们也和别人一样，遛遛弯打打
牌聊聊天，甚至成天抱着手机消磨时光，
日子过得消闲自在。可是，相比陪伴二
宝成长，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家有二宝，其实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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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两代之间
♣ 吴志恩

公元前 526年，被大国围在中间的郑国又摊
上事儿了，晋国正卿韩起来访，要索买与他那只珍
贵玉环相匹配的郑国商人手上的另一只，郑国执
政卿子产没同意还给他“上了一课”。眼看逗留月
余该回国了，郑国六卿在郊外给他饯行，韩起又顾
虑自身与晋国的威信受损，要六卿给他赋诗明志，
原话说得还挺客气：“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
郑志。”

这无异是挑起了一场战事。
当时在春秋晚期，为夺取霸主位置，齐、秦、

晋、楚几国间的大小战争几乎就没停过。郑国西
临王畿，东与强齐仅隔两个小国，楚国与晋国一南
一北把它挤在中间，处中原四战之地，谁打谁都能
捎上他。加上郑氏三公（桓公、武公、庄公）之后公
室接连内耗，国君走马灯似地换，卿士跟着站队互
为杀伐，如今只能靠平衡大国间的关系续命。幸
而此时子产主政，其六卿团队精干强悍，对外策略
上从晋和楚，以免两边挨打随时有灭国之虞。

而曾称霸诸侯的晋国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六
卿强、公室弱，晋侯几同摆设，时任正卿的韩起手
眼通天。韩起之父韩厥乃一代名臣，是《赵氏孤
儿》里的实际救孤者，后来韩、赵、魏三家能够分
晋，总设计师和推动者正是韩起，一个半世纪后灭
掉郑国的还是韩起后人。作为晋国的实权派，韩
起政治生命超长，当国 28年，几乎可代表晋国意
志，即便在诸侯间也有极强的话语权。

韩起所要的赋诗并不是作诗，像后来的曹植

被迫作《七步诗》或《红楼梦》里的才子佳人们吟诗
作赋那样，而是先秦贵族们的一种文化传统和外
交手段。简言之就是“借诗言志”，即于外交场合
如宴饮到一定阶段，赋者“断章取义”，据需要借某
诗中某句或某章委婉地表达心志，并不拘泥于原
诗上下文意思，借用的也常是公认之“诗”：《诗
经》。对方领会后也以诗作答，由此完成双向沟
通。表面上看赋诗活动温文尔雅，实则暗藏玄机，
字字句句都关乎邦交利害，可谓一场不见硝烟的
战争。

接到赋诗要求，子产一帮人当然紧张，但作为
“春秋第一人”的子产，像是稍作部署就开场了。
子齹先赋《野有蔓草》，原诗写男女一见倾心，此为
向韩起示好，紧接着子产赋《郑风·羔裘》，是赞美
卿士勤勉为公的诗，以颂扬韩起与晋国德望。铺
垫至此，子产培养的接班人也是实际上的继任者
子大叔赋《褰裳》，则亮明了郑国态度：“你舍我，有
的是人求我！”韩起瞬间紧张起来，害怕郑国转而
投向晋国的敌国楚、秦，他当即见风使舵：“起在
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见目的达成，后续三位卿
士依次赋《风雨》《有女同车》《萚兮》，以友好意象
收尾。

韩起转忧为喜，赞叹地说：“郑国差不多要强
盛了吧，此后无须再畏惧外患！”他给六卿馈赠马
匹，并赋《我将》回应，诗中有“我其夙夜，畏天之
威，于时保之”的诗句，庄重承诺将敬畏天命、日夜
守护晋郑友好。子产率众卿拜谢，韩起又私下拜

见子产并赠送玉和马，说：“您命令起舍弃那个玉
环，这是赐给了我金玉良言而免我一死，岂敢不以
此薄礼致谢！”

一赋一答，表达了郑国对韩起和晋国的依赖、
赞美与友好期许，并未因韩起个人买玉环事件所
影响丝毫，这正是韩起和晋国所期望的。郑国六
卿全部借郑国的诗《诗经·郑风》，既化解了这场突
如其来的危难，更体现了郑国卿大夫深厚的文化
修养，并表明了对晋国始终如一又不卑不亢的态
度，完成了一场精美绝伦的“郑志”展演，最终皆大
欢喜，圆满收场。

如此成功的赋诗言志还有没有？郑国有。《吕
氏春秋·求人》记载，公元前 526年，晋国计划攻打
郑国，派遣叔向出使郑国查探虚实。执政卿士子
产赋《诗经·郑风·褰裳》回应，正是前文中子大叔
赋的那首，借“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
无他士”的诗句，清晰传递立场。叔向听后说：“郑
有人，子产在焉，不可攻也。”晋国放弃了进攻计
划。文末说孔子因此事赞曰：“子产赋一句诗救了
郑国。”这也是“子产一称而郑国免”典故的由来。

《左传》记载，公元前 547年，齐侯和郑伯相约
到晋国为卫侯求情，晋侯设享礼并赋《嘉乐》欢迎
他们，配合齐国团队，郑国正卿子展先赋了《郑风·
缁衣》，中有“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的诗
句，表达了希望此行圆满的期许，随后又赋《郑风·
将仲子》，借“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句
子，提醒晋侯众言可畏，若不放卫侯惹起众怒难以

收场。最后晋侯接受请求，释放了卫侯，一场白热
化矛盾的解决，竟是通过吟诵几首诗。

当然，也有因赋诗不当招致祸端的案例。
公元前 546年，晋国正卿赵武要求七位郑国

卿大夫依次赋诗，别人赋的都没问题，唯伯有赋
《鹑之奔奔》，诗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人之
无良，我以为君！”的句子，直指“君主、兄长无德”，
遭赵武当场驳斥：这话不能乱讲！之后赵武对叔
向说：“伯有有僭越之志。”叔向说：“既已显露此
心，他活不过五年。”果然三年后伯有在买卖羊的
集市上被杀。此为“观志”与“观七子之志”典故的
由来。

当时的卿士不是好当的，要经过长期的教育
熏陶和培养训练，不懂赋诗是不可想象的。公元
前 546年，齐国高官庆封出使鲁国，车子和服饰华
美到夸张，鲁国大夫叔孙请他吃饭，他表现得很不
恭敬，叔孙赋《相鼠》羞辱他，诗中有“人而无仪，不
死何为”“人而无耻，不死何俟”“人而无礼，胡不遄
死”的句子，意思是人活在世上，应该懂得礼仪和
羞耻，否则还不如死了，庆封竟完全听不懂。庆封
危害齐国君臣久矣，最终以横死并被灭族结局。

对于诗和诗教，孔子有过论断：“其为人也，温
柔敦厚，诗教也。”“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于诗，成于礼，立于
乐。”可见在春秋时期的教育体系中，诗歌不只是
附庸风雅、吟花弄月，还有经世致用的大功能，人
格的完善和人才的培养始于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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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接闺女，
请女婿，小外孙子也要去……”熟稔的童谣像一条
潺湲的小溪流淌在我记忆深处。每当听到这首歌
谣，情不可抑的思绪就会飘向那个恬静怡人的村
落，想起在姥姥家看戏的场景。

姥姥家居住的村子叫吴侯庄，位于南阳盆地
“东大岗”脚下。小时候，经常去姥姥家，不仅因为
姥姥、姥爷疼爱我，还因为姥姥村每年庄稼收获完
毕，场光地净的农闲时候，都会请一个戏班来唱戏。

那时的戏班分为窝班和拼班。窝班，也叫“窝
子班”，演员大多门里出身，或者受过正规培训。拼
班，俗称“攒班子”“草台班子”，演员有不同的背景
或来自不同的戏班，临时搭伙拼凑起来的，演技良
莠不齐。窝班的演出费用比拼班的高，吴侯庄常常
请拼班的戏。

戏台因陋就简，设在庄西南角姥姥家门前碾
盘旁的开阔地带。从附近农户家借来的厚木板铺
成台面，戏台四角用竖直深埋地下的粗壮杉篙支
撑台架。后边两根杉篙之间拉上铁丝，挂上厚布
帘子作为幕布将其隔开为前台和后台，后台让演
员们化妆、换装用。前台两根杉篙一人多高处挂
上汽灯，预备晚上照明用。这样，一座简朴的戏台
就算搭成了。

唱戏的喜讯不胫而走，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吴侯
庄格外喧闹。心花怒放的大人忙活着邀亲约友、置
办饭菜……笑逐颜开的孩童们呼朋引伴早早搬着
墩儿到戏场去占地儿，邻庄的甚至十里八村的老少
爷儿们成群结队地蜂拥而来，不远处卖花喜糖的、
炕火烧的、卖爆米花的、吹糖人儿的、撂圈的……吆
喝声此起彼伏。

天渐渐暗下来，观众越聚越多，锣鼓家什越敲
越响，灯泡越来越亮。梆子声响起，大幕开启，“垫
场戏”开演了。正戏开始前，若演员没化好妆，打
过闹台后加演的小折子戏谓之“垫场戏”，亦称踩
场戏。垫戏多数由正戏中没扮角色的演员表演，
表演者不紧不慢地走上舞台，道白念“引子”，转身

落座，吟罢定场诗，自报家门……如此慢慢腾腾，
磨磨唧唧，一句一停顿，一腔一长歇。待掌鼓板的
擂鼓三声或三击大锣，演员知道后台化妆齐备，便
唱着下场。

“粗越调，细二黄，论听还是梆子腔”。铿锵的锣
鼓打起，正戏布幔徐徐拉开。但见台上男来女往踉
跄踏步，袍带盘旋，两片水袖和一挂白髯齐飞……

“顷刻间千秋事业，方寸地万里江山；三五步行遍天
下，六七人百万雄兵。”“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
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
飞叫喳喳……”生旦净丑，唱念做打，热闹非凡。常
演的梆子戏有《讨荆州》《南阳关》《三哭殿》等传统
剧目。记得，《三哭殿》那出戏中，银屏公主获知父
皇要斩儿子秦英，惊慌失措地恳请御林军“转来转
来转来，无圣旨可千万莫要开刀，御侍卫呀您快快
快快快，快把我国母娘请请请请请到，等国母她到
来一同求饶……”沉浸剧情的姥姥不觉间已是鼻涕
一把泪两行。我连忙给她擦拭，哽咽连连的姥姥抚
摸着我的小脑瓜儿说，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
子。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这班戏
写得不赖，布景鲜、行头新、使用的兵器家什齐全。
又说锣鼓梆子敲得响，头把弦子拉得囊。还说公子
小姐扮相俊、唱腔圆、吐字清、韵味醇……

煞戏时，检场的撩起桌裙搭在桌上。这时意
犹未尽的观众往往要求再唱一出，若掌班的同意，
就将桌裙放下，镗锣趁势一击，“捎出戏”就开场
了。以丑角表演为主的“捎出戏”，俗名送客戏，因
其乡土气息浓郁、言语俏皮、幽默诙谐、夸张滑稽
深受观众喜爱。只有看了“捎出戏”，才觉得更过
瘾，更得劲！

“日升月落岁月久，春去秋来时光流”。随着改
革开放大潮的涌动，电视、电脑、手机等走进千家万
户，农家人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名角荟萃的精彩大
戏。如今，姥姥已经作古，乡村的戏班基本上解散
了，往昔“姥姥门前唱大戏”的情景，成为庄稼人农
闲时挂在嘴边的叹息和盘桓心底的绵甜回忆。


